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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学与文化研究·

基督宗教音乐与哈尔滨都市音乐文化的形成

关 杰１，２

（１．哈尔滨师范大学 音乐学院，哈尔滨 １５００８０；２．清华大学 哲学系，北京 １０００８３）

　　摘　要：基督宗教是世界性的宗教，是音乐的宗教，从希伯莱民族发源之时，其民族乐器和歌唱的文化就
占有极其重要的位置。基督宗教自１９世纪中叶传入哈尔滨后，其音乐文化融入哈尔滨，在其本土化的过程中，
逐渐形成具有独特风格特色的哈尔滨都市音乐文化。哈尔滨不仅成为融汇不同国家、民族音乐特色的“西方

音乐”的表演场所，而且，基督宗教音乐文化已将这个城市深深地浸润和熔铸，并以其潜意识的模式将城市人

的心灵结构进行了无形的整编。基督宗教是理解哈尔滨城市音乐文化的关键。

　　关键词：基督宗教；西方音乐；哈尔滨；都市音乐文化；音乐之都
　　中图分类号：Ｂ９７９；Ｊ６３９　　　文献标志码：Ａ　　　文章编号：１００９－１９７１（２０１２）０４－００８４－０５

　　哈尔滨交响乐团成立于１９０８年，是中国第一
支交响乐团；哈尔滨之夏音乐会于１９６１年创办，
迄今已举办了３０届；世界最大规模的钢琴演奏会
是２００６年第２８届中国·哈尔滨之夏音乐会，开
幕当天的“千台钢琴演奏会”创造了吉尼斯世界

纪录。２０１０年６月，中国哈尔滨被联合国科教文
组织授予“音乐之都”的称号。哈尔滨百年音乐

历史是如何开始和发展的？为什么在一个小渔村

的基础上，能建立一个国际化的音乐之都？这其

中，历史给予我们一种深刻的启示。在这种历史

和传承中，既有中国传统音乐、民间音乐基因，更

有基督宗教、西方音乐的元素。

　　一、基督宗教与“国中之国”

　　哈尔滨位于松花江畔，松嫩平原南端，堪称鱼
米之乡。“哈尔滨”满语“阿勒锦”，意为名誉、荣

誉；汉语俗称“哈拉滨”，后称“哈尔滨”［１］４０－５０。

　　１８９５年中日甲午战争战败，中国对日本割地
赔款。次年沙俄利用这一时机，以联合制日为诱

饵，诱迫清廷签订了不平等的《中俄御敌互相援

助条约》。由此，形成一条以哈尔滨为中心、纵横

满洲全境，长达２８００多公里的“丁”字形铁路，俄
国及欧洲至诸多国家外侨开始大量迁入，从而带

来了哈尔滨的根本变化［１］４０－５０。

　　哈尔滨城市中的南岗区、道里区被称为“国
中之国”。“因为中东铁路哈尔滨附属地的划定

使之成为国人权利难以企及的‘国中之国’，沙俄

谋划者将其变为帝国‘黄俄罗斯省’属下的一个

殖民地城。即俄国人自己称谓的‘东方小巴黎’

‘东方莫斯科’。”［２］大量俄侨及各国外侨汇集在

这里，通过中东铁路及其多样化的路径进行商品

经销和贸易往来，很快把哈尔滨纳入了世界资本

主义市场。同时，通过中东铁路及其他多种渠道

媒介，西方宗教及其西方音乐传入哈尔滨。

　　一座城市当它的文化构成发生变化的时候，
其性质和城市所具有的象征性意义便发生了根本

改变。在哈尔滨的“国中之国”这一洋人的世界，

其生活方式呈现出的完全是一种另类的文化样

态。它不仅具有全球化城市的基因要素，而且这

种“全球化改变了城市的传统定位，城市从面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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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内经济和当地经济转而面对全球经济。而城市

一旦很大程度上非本国化了，那么它无论从存在

还是功能上讲，都不再是当地的”［３］。２０世纪初
叶的哈尔滨城市已被纳入世界总体范域。

　　大批外国人（俄国、波兰、犹太、丹麦等）进入
哈尔滨之后，由于宗教信仰的需要，相继给这座城

市带来基督新教、东正教、天主教、犹太教和伊斯

兰教。大小教堂及其他拜占庭式、巴罗克式、文艺

复兴式等多种精美建筑布局在“国中之国”，尤其

集中在 １４００米长的中央大街两侧［１］５７８。至 １９３７
年，哈尔滨有东正教１９所，基督教３０所，天主教
５所，伊斯兰教５所，犹太教２所。

　　二、基督宗教音乐与哈尔滨的音乐
机制

　　自基督宗教、西方音乐传入哈尔滨之后，哈尔
滨“国中之国”的西方音乐不仅占据和充满着南

岗区、道里区，同时渗透和影响着其他区域的传统

音乐，逐渐成为哈尔滨城市的主体音乐。

　　（一）希伯来音乐文化
　　西方文化的两大源头为希伯来文化和希腊文
化，合称”双希“文化。西方音乐建基在基督宗教

文化基础之上，基督宗教建基在犹太教基础之上，

犹太教属于希伯来文化，希伯来文化为亚伯拉罕

后裔所创。①

　　首先，希伯来音乐文化的发源应早于希腊
文化。

　　公元前 １４４６—１４０６年，摩西五经②已经形
成。希腊最早的文化是公元前７００—８００年时的
荷马史诗，同希伯来文化相差 ７００—８００年的
时间。早期教父查士丁（ＴｕｓｔｉｎＭａｒｔｙｒ约 １００—
１６５年）就曾提出过苏格拉底之所以看出希腊宗
教神的虚假，因为他已经在某种程度上认识了上

帝，他们的哲学是上帝的礼物。希腊人向巴比伦

人学到了天文学，向埃及人学到了几何学，在音

乐、文艺方面也莫不如此 ［４］。

　　其次，希伯来音乐文化是以上帝自显的方式
传达和启示的。

　　在西方音乐史的研究中，无法避开基督宗教
的诸多问题，特别是圣灵显现的问题。其实很多

西方宗教神学家们早已对神圣自显的问题从不同

角度进行深入的探寻和研究。中国音乐界一般都

认同西方教会的历史作用及其西方音乐家们所作

出的伟大贡献。特别对于音乐创作中的“灵感”的

诸多表现特征的探索均表现出积极的态势。但在

西方宗教信仰与中国主流意识形态方面还存有一

定程度的对立［５］。对此，我们应该以理性的态度去

看待和理解有关基督宗教的问题。因为，以“灵

性”一词涵盖具有基督教内涵的学术研究在学界已

成共识，这对于西方音乐本质的认识具有特殊意

义，也是学术研究的历史必然。如《旧约》“撒木耳

记”大卫弹里拉为扫罗驱除缠身的“恶魔”的故事；

“约书亚记”关于以色列人吹角呐喊使耶利哥城倒

塌的故事；“列王纪”“现在你们给我找一个弹琴的

来。弹琴的时候，耶和华的灵就降在以利沙身

上”的故事等。

　　（二）基督宗教音乐奠定了西方音乐的基础
　　基督宗教音乐特指教堂音乐。如在安提阿教
会兴起的启应式的歌唱法，产生于基督教教父伊

格那修（ＳａｉｎｔＩｇｒａｔｉｕｓ）所作的一个梦，他梦见许多
天使用对唱的方式用诗歌赞美上帝。不久这种形

式就传遍各地［６］２４。

　　圣安布罗斯主教引用东方曲调编辑了“安布
罗斯平咏调”，正是这个调子，影响了以后的格里

高利平咏的形成和发展。因此，１４世纪的复音音
乐、现代记谱法、和声法、调式的范型、音乐理论、

音乐学院的建立等等都与格里高利平咏有着内在

的关系。很多音乐家的作品中都引用格里高利平

咏曲调［６］２９。另外，基督宗教信仰是音乐家成长的

重要基石。如巴赫、亨德尔、海顿、莫扎特、贝多

芬、柏辽兹、舒伯特、勃拉姆斯等著名音乐家的很

多作品都是其信仰的表白。

　　（三）哈尔滨的基督宗教音乐、西方音乐文化
氛围

　　１．教会音乐的传播
　　在哈尔滨的大街小巷，到处都能看到各种形
状和风格的教堂，每个教堂都有献诗的诗班，加之

数不清的各种家庭教会的诗班，他们每周六或周

日必有一次或多次的献诗活动，诗班人员每一次

至少要唱２～４首赞美诗，还包括代诗人员引领所
有信众集体唱诗的内容，这样的唱诗每次至少

５～７首。而且，在这些赞美诗歌曲中，有外国古典
音乐、著名大音乐家创作的音乐，如贝多芬、门德

尔松、西贝柳斯、马丁路德作品。特别在《新编赞

美诗》中，大作曲家的作品比比皆是。还有各国

民间歌曲，如荷兰、印度、意大利、日本、波希米亚、

美国、缅甸以及大量的中国信徒根据中国古代乐

·５８·

①

②

在西方文化研究中，对基督教发挥的作用重视不够。首先是我们在自觉以历史唯物主义作为指导思想的同时，走入了以为只有

经济状况才是原因的误区。其次，我们在学术领域，一提到基督教往往会出现某种简单化的态度，具体表现之一就是把基督教政治化。

参见高士杰《基督教精神与西方音乐传统》，中国音乐学１９９８年第３期。
摩西五经是旧约圣经最初的五部经典，包括《创世记》、《出埃及记》、《利未记》、《民数记》、《申命记》。



曲和现代乐曲进行的创作等。而且，对这些音乐

的欣赏完全是免费的。

　　２．基督宗教及宗教音乐的世界性（本土化）
特征

　　基督宗教是一个世界性的宗教，是一个音乐
的宗教，从希伯来民族发源而来的时候，其民族乐

器和歌唱的文化就占有极其重要的位置，之后，当

它传到罗马，就将拜占庭音乐吸收到教会。传到

法国，又将高卢音乐引进教会。传到西班牙，再次

将摩沙拉比音乐引入教会。它传遍西方各国，就

将各国的音乐吸纳接收。当它进入中国后，又将

中国音乐融入其中，如燕京大学的范天祥、赵子寰

就根据中国曲调编辑一套《民众圣歌集》。同样

当它进入哈尔滨的时候，２０世纪２０年代，哈尔滨
的工商界知名人士武百祥就将北方流行的民间曲

调收集起来，编成了以《圣经》诗篇为歌词的《诗

篇百篇集》。

　　基督宗教（包括东正教、天主教、基督新教）
及犹太教、伊斯兰教等自１８世纪先后进入哈尔
滨，并在与其相互作用的漫长过程中，以其多样化

的风格特色，逐渐融入哈尔滨的本土特色，完成其

同化、融入的历史过程。如基督新教是在 １８６３
年，由英国基督教传教士受苏格兰“圣经协会”派

遣来哈。１８６６年先后在阿什河（即阿城）、三姓
（今依兰）等地散发圣经，游行布道。而天主教传

入黑龙江地区始于清代。“１８３８年，教皇１６世令
在满洲设立教区。委派法国传教士前来负责传教

管理工作。”东正教传入中国是在１７２７年开放了
恰克图这个边城与帝俄通商以后，帝俄的东正教

教士便开始进入中国的东北边区传教。１９０３年，
以哈尔滨为起点的中东铁路通车，哈尔滨成为中

国东北的重镇，在俄罗斯信奉东正教的人特别多。

这些人涌入啥尔滨，也把东正教带入这座城市。

哈尔滨犹太宗教公会创建于１９０３年，创始人为一
些俄国犹太人。１９０７年，由哈尔滨市犹太人出资
在埠头区炮队街５６号建筑犹太教堂。２０世纪６０
年代以后，犹太人出境，犹太宗教公会于１９６３年
１１月关闭［１］４０－５０。

　　哈尔滨在接受西方宗教的过程中，表现出以
下几个特征：

　　其一，自治、自养和自传原则的确立。哈尔滨
人接受西方宗教达半个世纪之久。“１９５４年，哈
尔滨市基督教三自爱国运动委员会成立。之后实

现１０个宗派１５个教会的大联合”，实现了基督宗
教在哈尔滨城市本土化的过程。哈尔滨的哈市工

商界知名人士武百祥、赵禅唐等所创立的“哈尔

滨中华基督教会促成会”即属此类。如武百祥在

１９１４年１０月４日（农历八月十五），和赵禅唐一

起，正式加入哈尔滨基督教路德会。这是丹麦路

德会国外布道会（差会）建立起来的中华基督教

信义会关东大会。１９２５年武百祥、张子才、齐东
野３人代表哈尔滨信义会去辽宁省凤凰城参加四
年一届的信义会大会，１９２６年，武百祥等信徒组
成了“哈尔滨中华基督教会促成会”。

　　其二，自然迭交。教会的建立和发展过程均
由外国传教士主管，但由于一些外国传教士的去

世以及逐渐离开哈尔滨回国等，所以，他们将管理

教堂的工作传递给中国人主管。如哈尔滨东正教

的发展模式。东正教传入中国是在１７２７年开放
了恰克图这个边境与帝俄通商以后，帝俄的东正

教士便开始进入中国的东北地区传教。之后，哈

尔滨市的东正教随着中东铁路的修建而传入。光

绪二十四年（１８９８），沙俄向哈尔滨派遣一支筑路
队伍中的契阔夫神父于８月３日（星期天）在香坊
霍尔瓦特庄园（田家烧锅）附近用苇席搭成简易教

堂，首次举行东正教礼拜仪式。光绪二十五年

（１８９９），哈尔滨第一座东正教堂“圣·尼古拉教
堂”在香坊军政街（香政街）建成。次年，在南岗新

市街中心广场（博物馆广场）修建了一座规模宏伟

的“圣·尼古拉中央大教堂”。这是经沙皇亲自批

准建造的两座教堂（另一座在莫斯科）之一［１］４０－５０。

　　１９０８年，中东铁路沿线建成教堂１４座，哈尔
滨市有东正教堂７座。至１９３０年，全市建立大小
东正教堂２３座。其中，２０座教堂隶属俄罗斯正
教哈尔滨教区，１座隶属俄罗斯正教北京传道团，
２座隶属俄国塞尔维亚流亡教廷。哈尔滨教区奠
基人、首任主教麦弗基，１９２０年，经西伯利亚到哈
尔滨在圣母领报教堂、圣·尼古拉中央大教堂任

职。之后接任此职位的有梅列基担大主教、聂斯

托利大主教。１９４７年１０月，“哈尔滨中国东正教
会”成立，由何海林担任教会首脑，聂斯托利代表

“传教委员会”将圣母领报教堂“交给教会”，作为

中国籍东正教徒宗教生活的场所。１９４８年，聂斯
托利被中国政府逮捕引渡苏联，尼堪德尔继任大

主教。１９５５年，莫斯科牧首区承认中国东正教会
有自主地位，１９５６年，尼堪德尔回苏联，自主的中
华东正教会成立，任命王玉林为主席［１］４０－６０。

　　其三，各自为政。走自己的路线，发展自己的
宗教事业。伊斯兰教即属此类。乾隆三十五年

（１７７０），回人杨华先随移民迁至阿城，并于乾隆
四十二年（１７７７）筹建清真寺。１９世纪末２０世纪
初，随着中东铁路的建成，因谋生、经商和流散在

黑龙江省各地的伊斯兰教信奉者（主要是回族），

又陆续流向和移居到哈尔滨上号（香坊）和傅家

店。从山东、河北等地投亲靠友的穆斯林也来到

此地。２０世纪２０年代，又相继建立顾乡清真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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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真西女寺、清真东女寺、太平清真寺等，宗教活

动较为频繁。这些清真寺中，以清真东寺为代表，

其中一些寺院办有回民小学校，为创办民族教育

事业作出过历史贡献。从１９４６年起，哈尔滨市回
民联合会和东北回民联合总会成立直到今天的发

展，全市信众总人数达４０４２０人［７］。

　　其四，“文化大革命”结束后，在中国出现了
家庭教会的新形式。自１９７８年以来，中国家庭教
会的迅速发展成为一个举世瞩目的重大事件，其

发展速度和规模远远超过了“三自教会”，已经成

为中国基督教非常重要的组成部分。其潜在的社

会、文化和政治意义越来越引起人们的关注。

　　三、基督教是理解哈尔滨城市音乐文
化的关键

　　（一）全人类的仪式音乐
　　一部欧洲文明史就是一部基督教传播和同化
其他民族的历史，是各种文明交往、碰撞后被基督

教整合的历史［８］。同理，一部欧洲音乐史，依然是

一部基督宗教圣咏的传播历史，不论这圣咏传播

到哪里，都是那个特定的民族的被同化、被整合的

历史。

　　亚历山大（ＢｏｂｂｙＡｌｅｘａｎｄｅｒ）强调，“仪式由
两个因素组成：表演和转换”［９］。

　　如果把整个西方音乐看做一个建立在基督宗
教基础之上的一个大的全人类仪式音乐活动的

话，那么，她是从犹太教拉开序幕的，是灵性文化

滋养了她的初期生长；然后犹太教从东方世界走

向西方，①即从希伯来文化开始走向希腊文化，是

理性文化完善了她的童年认识，是基督宗教沐浴

了她的成熟，从而使得她开始走向欧洲文化和更

多的世界各国文化，之后又重新走向东方，走向亚

洲、非洲、拉丁美洲，走向哈尔滨。她以哈尔滨为起

始点，向国内其他城市发展，如北京、上海、天津、青

岛、武汉、广州、香港、澳门、南京、宁波、奉天（沈

阳）、大连、长春等，并向日本、韩国、越南、菲律宾、

马来西亚等国进发。根源是犹太教。这是一个统

一的文化发展脉络，这样一个庞大的人类仪式音乐

活动不仅有着她的源头，更有她终极的目标。“西

方音乐在２０世纪已经成为一种几乎遍及世界范围
的现象，它既没有被限定在西方社会之内，也没有

被排除在非西方社会之外”［１０］。“音乐是连接人类

的一条全球性的纽带”［１１］４１６。

　　（二）不同文化特质的“西方音乐”在哈尔滨
的传播与表演

　　哈尔滨“国中之国”的“西方音乐”成为哈尔
滨城市的主体文化精神。因为带有不同文化特质

的“西方音乐”，它的基础是格里高利圣咏（吸收

东方音乐要素和西方各国音乐要素的文化形

态），它融合了它所走过的所有国家和地区的音

乐要素和音乐风格特色，带有世界上不同民族、不

同肤色、不同文化背景的诸多国家的音乐成分。

　　哈尔滨是一个国际化的音乐大都市，是融汇
贯通不同国家、民族音乐特色的“西方音乐”的表

演场所。免费的宗教音乐每周以公开场合的表演

形成在各大教堂的演出早已将这个城市深深地浸

润和熔铸，并以其潜意识的模式将这个城市人的

心灵结构进行了一个无形的整编。它既是城市

的集体无意识显现，又是城市文化精神的真实

表露。

　　基督宗教自１９世纪中叶开始传入哈尔滨，就
历史地与这个城市结下不解之缘。

　　历史早已选定了哈尔滨这个城市，哈尔滨不
仅早已被纳入人类总体仪式音乐表演之中，并且

经历过曾经有过的一段辉煌，历史早已将“音乐

之都”的特质无条件地赐予这个城市……历史又

在２０世纪五六十年代外侨音乐家离开这个城市
的空白时段，将一批中国本土音乐家从国外、国内

的不同地方输送到了哈尔滨，并通过他们再次将

经过华人音乐家创意理解之后所形成的“西方音

乐”的思想和技法传递给这个城市 ②［１２］。今天，

历史重新将“音乐之都”的名分再度归还给这个

曾经拥有辉煌历史的城市。

　　基督宗教及其西方音乐在哈尔滨的历史发展
早已将其“总体”规律默默地展现给人们③。正如

生命的细胞遵从其染色体的指令，一定会履行它

的使命那样，我们也遵从从头顶那颗照亮艺术之

星的指引和激励［１１］４１６。

·７８·

①

②

③

犹太教发源于东方，在圣灵的指引和带领下，保罗传福音的路线由亚洲转向欧洲，由东方世界走向西方世界。

如著名作曲家汪立三的作品《他山集》（２０世纪８０年代初，汪立三任教于哈尔滨师范大学艺术学院期间创作的作品）被人称为第
四个里程碑 。第一个里程碑是巴赫的４８首钢琴大小调；第二个里程碑是肖斯塔科维奇的２４首现代意识的复调；第三个里程碑是兴德
米特的德国十二音体系；第四个里程碑就是汪立三的《他山集》，创作了一个五声调式集锦：降 Ａ徵、升 Ｆ商、Ａ羽、Ｇ角、Ｆ宫（参见２０１１
年５月８日在哈师大举行的汪立三钢琴作品研讨会上孙德伦的发言）。

格里高利圣咏将不同地区的音乐融合在一起，各不相同的拉丁语仪式（莫扎勒布仪式、高卢仪式、安布罗斯仪式、凯尔特仪式）逐

渐被纳入罗马仪式中。亨德尔的音乐就是集德、意、英甚至法国音乐之大成的极品。巴赫的音乐构架好像是由宇宙的原始力量支配

的———巴赫代表了西方音乐努力追求达一千年的那个理想。他创作了将艺术与科学珠联璧合的音乐，因而感动了人们的心———如同星

座的运动那样具有宇宙性、真理性和必然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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